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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接住了老院长的问

话：我们的成绩和各项数据指标都很好，

只是我们没有说而已。清华不是讲“行胜

于言”吗?没有想到的是，朱镕基老院长

却十分认真地说道：“行胜于言，可不是

不言啊!”坦率地说，这也非常清晰地阐

明了“行胜于言”的内涵。而且，他的批

评实际上也揭示了清华大学办学中的一个

短板：缺乏必要的宣传，同时，对自己的

工作和成就未能进行很好的总结，在提

炼有示范性和参考性的经验方面做得不

够。这件事给所有在场的清华大学领导和

教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大家对

“行胜于言”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和

理解。

“行胜于言”的校风已经融入了清华

大学的血脉和骨子里，成为清华人共同的

精神财富和格调。

2021年是母校建校110周年。看到校

友总会征集有关纪念文章，于是找到了几

件收藏，不由回忆起20世纪60年代前半段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我是1962年考

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当时处于

三年经济困难的恢复时期，除了紧张的学

习生活、有节奏的体育锻炼，还有许多丰

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这里，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通过考核方式参加学生

理工男的人文情结
——从几件收藏看当年清华园学生生活的文化氛围

○陈家宝（1968 届无线电）

陈家宝学长

文艺社团或体育代表队。

或许是因为高考作文成绩比较好，我

慕名选择了学生文艺社，其实也就是文学

社。记得入校时，文艺社还设在明斋东

头，和学生会办公室隔着一间盥洗室。文

艺社组织上属于学生文艺社团，业务上由

党委宣传部指导。当时的社长是自动控制

系顾乃平和陈大义。后来集中搬到二号楼

三楼东侧正中间，社长是工程化学系谢新

佑，政治辅导员是自动控制系印甫盛。我

在二年级时也离开东区班级住所集中到二

号楼，记得是3022室。当时，文艺社设有

诗歌组、电影评论组和小说散文组。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诗歌显然最能

激起年轻人的热情。由著名诗人臧克家主

编的《诗刊》杂志和大学生也建立了密切

的联系。那是1963年暑假，《诗刊》社在

首都剧场举办的“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

七十周年诗歌朗诵会”就专门邀请我们参

加。朗诵会上，北京人艺于是之、朱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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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令我们终身难忘。至

今我还珍藏着这张宝贵的“观摩券”。

为推动群众性的诗歌朗诵活动的全面

展开，在学校党委宣传部领导下，新学期

一开始，我们就紧张地展开了《朗诵诗

选》的编撰工作。其间，文艺社老社长徐

葆耕老师和校团委宣传部林功实老师也经

常来指导工作。终于在1963年底成功出版

并在全校师生中发放。诗人臧克家专门为

《朗诵诗选》封面题字。封面则是惊涛骇

浪中的海燕，意味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

烈些吧”（高尔基语）。蒋南翔校长在题

词中写道：“文艺创作是教育青年最有力

的手段之一……可以相信生活在清华园的

同学和其他同志们，将会对这些诗歌感到

亲切……未来的红色工程师，不但需要科

学知识和生产劳动的锻炼，而且需要吸收

革命文艺精神食粮。科学、劳动和优秀文

学艺术的密切结合，将能产生移风易俗的

最伟大的力量。”《朗诵诗选》的编撰发

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已毕业校友和

各地大专院校甚至中小学校都纷纷索要。

1964年3月又增印5000本仍然供不应求，

社会上竟然出现了“手抄本”。 

“诗言志”，这本诗集选择了著名诗

人臧克家、贺敬之、光未然等大家耳熟能

详又朗朗上口的精品。《朗诵诗选》出版

后，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抑扬顿挫的朗诵

声，大都取自这本诗选。来自五湖四海的

学子，尽管南腔北调，却都爱上了它。

当时电视还没有普及，电影则成为人

们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食粮。那时大礼堂

放映的电影每周多达二十几场。影片的内

容是丰富多彩的，有外国影片《白痴》

《白夜》《欧也尼·葛兰台》《罗密欧与

朱丽叶》等，也有国产影片《野火春风斗

古城》《霓虹灯下的哨兵》，当然也不缺

后来饱受争议的《林家铺子》《早春二

月》等。为了满足广大同学对电影动态的

了解，当然也是为了引导大家正确欣赏各

类影片，由清华大学学生会出面，和中国

电影总公司联系并邀请负责宣传工作的电

影评论家谢逢松来校座谈。作为后来的中

国作协、书协、影协成员，多才多艺的谢

老师广征博引、谈笑风生，跟我们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特别是《早春二月》放映

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因此我

们想再次请他来校作一次讲座。没想到由

此却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以下是收藏

的学生会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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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谢逢松公务繁忙，过了两个月他

来函给我们推荐了他的广东老乡、时任

中国影协党组书记（原上影厂厂长）袁文

殊。这当然令我们喜出望外。信件内容如下：

和谢芳的风采。当年深受一代青年喜欢的

电影《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的扮演者正

是谢芳。当天她身穿白上衣配蓝色连衣裙

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的精彩讲座得到台下

师生的热烈反应。记得结束的时候天色已

晚，学生食堂已经关门，时任学生会主席

张福森学长带领我们一拨工作人员到照澜

院吃烧饼，权当工作餐了。

此后，影评组经常组织同学参与电影

评论，从中得到学习和提高。1965年，中

央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首都民兵苦练杀

敌本领的彩色纪录片《紧握手中枪》，并

在北京首演。我和文艺社戴国珍、刘棣华

合作的《纪录片〈紧握手中枪〉观后》，

刊登在《电影艺术》1965年第4期上。文

末配图上还展现了清华学生摩托车队飒爽

英姿的“摩托兵”身影。

大家都知道，清华图书馆历来座无虚

席。除了科学文献资料外，中外名著的借

阅柜台也经常排起长队。当然包括《红楼

梦》等四大名著，也包括如《红与黑》

《约翰 ·克里斯朵夫》《傲慢与偏见》

《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等外国

名著。为了引导学生正确对待课外阅读，

在当时反修、防修的政治背景下，学校没

有“如临大敌”，而是循循善诱。在宣传

部领导下，文艺社组织了多次专题阅读交

流座谈会。我们探讨如何看待《红与黑》

中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道路，甚至还探

讨《红楼梦》中的民主思想，细究大观园

的建筑结构。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既见

了世面又接受了“反面教育”，这样学生

看小说也就名正言顺了。

当时学校还经常举办各种讲座，这些

活动通常是在科学馆北侧的阶梯教室举

行。得地利之便，我们经常得到北大人文

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影协一把手的袁文

殊同志当时也很忙，不过他又给我们牵线

了《早春二月》导演谢铁骊。由此，我们

到谢家拜访了这位著名导演，还到影协见

到了当时众多著名演员并商定了来校安排

细节。

好像是1964年春夏之交一个假日吧，

由北影厂谢铁骊导演率领《早春二月》一

众人马，包括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

高博等乘影协的一辆中巴来到清华园。

由于《早春二月》刚上映不久且争议颇

多，故在校园引起较大反响。原来外来讲

座大多安排在阶梯教室，这次特地安排在

大礼堂。应该说，《早春二月》是新中国

成立14年来电影界的一朵奇葩，它就像一

首清新优美的小诗，在舒缓的故事进程中

运用丰富的电影语言，深入细致地描绘人

物的内心情感波动，并转换成戏剧情节的

冲突。讲台上，谢导就影片的拍摄过程和

逸闻趣事娓娓而谈，并逐一介绍了各位剧

组成员。相对于上官云珠和高博的矜持儒

雅，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孙道临的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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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指点，正好弥补了清华文科缺失的

短板。记得有一次邀请现代美学家、北大

教授朱光潜来校讲学，讲到青年人如何欣

赏美，他信手在黑板上勾画了一个苏联姑

娘发型，长长的头发用一根彩带高高地束

起，从侧面看活像翘起的马尾巴。这用现

代的尺度看，只能算一种司空见惯的个性

打扮，可笑的是在当时却被看成资产阶级

生活方式，真是匪夷所思。还有一次是著

名的地理学家、北大侯仁之教授到校，给

我们讲授了各地的地理风貌，尤其是介绍

了北京著名景点的地貌特征和风土人情。

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奠

基人之一的北大教授王力也曾在这里作过

关于语言和文学的讲座。

大礼堂自然是师生的文化生活重镇。

除了放映电影，节假日还经常有学生文艺

社团自编自演的各种节目。张剑、肖运

鸿、吴亭莉的独唱，胡泊的朗诵等都是很

受欢迎的个人节目。军乐队创作的《体育

进行曲》《胜利进行曲》，话剧队排演的

《清华园的早晨》《年青的一代》，京剧

队自编的《关羽搬家》《土电厂之歌》，

舞蹈队的《鄂尔多斯舞》《罐舞》等也很

受欢迎，我校还有100多人参加了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的气势恢宏的《东方红》大合

唱。同样，大礼堂还曾经回荡着著名钢琴

家殷承宗美妙的琴声，还让我们领教了花

腔女高音张权的气息运用技巧。同时，

在清华园西北角还有一座不起眼的“灰

楼”，从那里经常会飘出《舒伯特钢琴

曲》《梦幻曲》《小夜曲》等乐章和悠扬

的歌声。军乐队、民乐队也都在这里排

练。这里可是这些理工生妙不可言的音乐

殿堂。当然，也不乏大家关心的时政讲

座。原驻英大使、著名外交家宦乡就曾两

次来校给师生作精彩的国际形势报告。

到1965年秋天，四、五、六年级的高

班学生都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

动”，我也随文艺社团到延庆永宁分团参

加“四清”工作队。该分团由党委副书记

刘冰直接挂帅。就文艺社来说，当时的

骨干如力6蒋家羚、无7张永祥、化8李衍

平、量8孙立中等都下乡了。在学生文艺

社团团长胡锦涛和党支部书记印甫盛带领

下，留校的社团干得有声有色。当时文

艺社留校的骨干有物0郑元芳、给0万润

南、水0边国政、无9马朋捷、自9傅烈、

自0谭昌龄、建00赵克明等。在印甫盛的

直接指导下，他们承办了校刊《新清华》

的文艺副刊。《新清华》在清华园有广泛

的影响，每周出版一期，是清华师生必看

的报纸。在文艺副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同

学们发表的诗歌、散文和短小精干的“小

小说”。边国政同学的成名作《清华园之

夜》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如今谈起当

年办报的时光，印书记那深邃的目光，还

有负责审稿的老师，如严格拘谨的郭道晖

老师、认真敦厚的孙敦恒老师，大家都觉

得分外亲切。文艺社还经常参与校办文艺

晚会的节目串词、编导等工作。

当然，下乡的同学也没有忘记应有的

人文使命。还记得当时听刘培哲老师给永

宁分团作的“四清”情况交流，用的居然

是古典小说“章回体”，娓娓道来，引人

入胜。到1966年初，“四清”已进入尾

声，文化教育战线却烽烟四起。我们也

在时刻关注时事进展和学校的信息。5月

初，我给《新清华》投了一篇关于教育方

针的稿件，收到编辑部来函的措辞却十分

耐人寻味。信中一反常态，既不说未采

纳，也不说已采用，而是说“我们正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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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见当时学校的政治文化氛围已是“山

雨欲来风满楼”，捉摸不透而令人窒息。

随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年代，传

统的中华文化和西方经典被冲击得荡然无

存。那时大礼堂前的草坪周围贴满一大圈

大字报，吸引了各地人流的层层围观，却

成了清华园的又一道“风景线”。这些扭

曲的大字报虽然乏善可陈，也说不上是文

学作品，但从沉重的功课中“解脱”出来

的这些理科生似乎找到一个发泄的窗口。

除去政治因素，就文学角度来看，人们惊

讶地发现这些文章体裁多样、观点犀利、

语言诙谐，足可以与隔壁的文科生相映成

趣。但很快，一息尚存的清华文脉随着时

局的发展越发式微，万马齐喑究可哀。

经过十余年的沉寂、思考和磨练，随

着文艺春天的到来，这些理工生的文学基

因也被逐渐激活。具有代表性的是边国政

1979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对一座大山

的询问》。全诗热情奔放、慷慨激昂，

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拨乱反正的诉求，在

全国范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获得了首届

“全国优秀新诗奖”。此后一发不可收

拾，边国政又发表了多篇诗集，并成为

省会城市的文联领导人，终于“华丽转

身”，完成了理工男向文人的蜕变。而更

多的理工生则是把文学当成了副业，光是

已出版的诗歌、小说和写实文学就有几十

部。当然，理科生最擅长的还是信手拈来

夹叙夹议的散文。清华才子叶志江收集了

“文革”岁月的回忆文章和思索评论，又

不断增加新作并结集成册《走出文革》。

五十余万字洋洋洒洒，独自成篇，文字流

畅，语言诙谐，可读性强，因而颇受欢

迎。其他如吕述祖《老北京风情录》等，

林林总总不胜枚举。这些无不体现了清华

学子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延绵的人文情结。

水木清华，春风化雨。如今的清华大

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恢复了人文社会学

科。可喜的是，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综合文

化素质的培养，专门为理科生设立了“西

方文学思潮与作品”“中国文化名著导

读”“中国古代诗歌赏析与研讨”等选修

课并受到了学生的热捧。中西合璧、文理

交融历来是清华的办学传统。值此庆祝母

校建校110周年之际，也纪念“清华文学

社”成立100周年。祝母校文理并进，人

文日新。                                    2020年12月

伟哉清华，微我孺子。燃遍通身化作萤，梦里寻她千百度，此境无重数。

虎啸龙吟，星星点点。自强不息传千古，厚德载物诗满路，钟灵尽毓秀。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五十年华各西东，铸就宝鼎尊一座，矫首同天贺。

新词三叠 
——庆祝建校 110 周年、毕业 50周年

○陈子惠（1970 届冶金）


